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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
物
大
王
下

達
了
命

令
，
於
是
小
猴
子
連

忙
在
樹
下
張

貼
「

啟
事
」
，
小
鳥
也
認
真
的
開

始

宣
傳
：「
動
物
世

界
要

選
拔
一
位
『
動

物
之
星
』
，
看
誰
能

擁
有
這
些
美
好
的
特

質
：

堅

持
的
、
勇

敢
的
、
自
信
的
、

勤
奮
的
、

和
氣
的
…
…

請
快
來
參
加
。
」 

  
 
 

啟
事
才

貼
上
半
天
，

消
息
就
已
經
從
西

邊傳

到
東
邊
，
又
從
東
邊
傳

回
了
西
邊
。
參
加
選
拔

的
動
物
們
都
自
信
滿
滿
，
先
來
看
看
幾
個

厲
害
的

選
手
： 

㈠

蝸
牛  

林
良 

我
走
路
， 

不

算
慢
， 

請
拿
尺
量
量
看
。 

短
短
的
一
小
時
， 

我
已
經
走
了 

五

寸
半
！ 

㈡

駱
駝  

林
良 

不
長
草
的
沙

漠
， 

沒
有
水
的
沙

漠
， 

在
那
裡
行
走
的
， 

只
有
我
們

駱
駝
。 

不
論
多
長
的
路
， 

總
會
有
個

盡
頭
。 

我
只
知
道
， 

走
走
走
走
走
走
走
， 

永
遠
不
會

皺
眉
頭
。 

㈢

鵝  

林
良 

我
游
水 

像
一

艘
白
色
遊

艇
， 

我
走
路 

八
字

腳
不
很
好
看
。 

所
以
我 

最
喜
歡
的
是
池

塘
， 

最
怕
的
是
上

岸
。 

到
底
誰
會

當
選
動
物
之
星
？
讓
我
們

拭
目
以

待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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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
前
，
四

川
有
兩
個
和
尚
，
一
個
很

富
有
，

過
著
衣
食
無

缺
的
日
子
，

另
一
個
很

窮
困
，

每
天
三

餐
不

繼
。 

 

兩
個
和
尚
經
常
聚
在
一
起

研
讀
經
書
，
他
們
覺

得
要
學
習
更
深
的
佛
法
，
就
應
該
要
親
自
前
往
南

海
，
求
取
經
書
。
因
此

窮
和
尚
就
跟

富
和
尚
說
：

「
我
想
到
南
海
一

趟
，
您
要
不
要
同
行
呢
？
」 

 

富
和
尚

為
難
的
說
：「
從
這
裡
到
南
海
，
這
麼

遙
遠
的
路
，
既
要

租
船
又
要

準

備
大
量

物
品
。
我
一
直
覺
得

準
備
得
還
不
夠
，
所
以
無

法
成
行
。
你
什
麼
都
沒

準
備
，
怎
麼
有
辦
法
去

呢
？
」 

  

窮
和
尚
說
：「
我
只
要
一
個
水

瓶
、
一
個

缽

就
夠
了
。
肚
子
餓
了
，
就
沿
路
化

緣
；
走
累
了
，

就
找
間
小
廟
借

宿
休
息
。
」

富
和
尚
聽
了
，
不

以
為
然
的
說
：
「
事
情
要
是
那
麼
簡
單
，
我
早
就
做

了
。
」 

 

過
了
幾
天
，

窮
和
尚
真
的
動
身
上
路
了
。
他
一

路
翻
山
越
嶺
、

餐
風

露
宿
，
雖
然
吃
盡
苦
頭
，

但
是
他
不
怕
辛
苦
，
以
堅
定
的
信
心
、
堅
忍
的

毅

力
，
走
了
一
年
多
，

終
於
到
達
南
海
。 

 

三
年
後
，

窮
和
尚
去
拜
訪

富
和
尚
，
並
且
告
訴

他
說
：
「
我
已
經
從
南
海
回
來
，
還
特
地
為
您
帶
回

一
部
佛
經
。
」

富
和
尚
雙
手
接
下
佛
經
，

既
感

動
又

慚
愧
的
說
：
「
謝
謝
您
！
您
說
做
就
做
，

不
像
我
思
前
想
後
，
顧

慮
太
多
，
結
果
到
今
天
都

還
沒
出
發
，
您
真

了
不
起
呀
！
」 

 

窮
和
尚
趕
緊
回
答
：「
別
這
麼
說
，
有
時
想
得
太

多
，
反
而
會
成
為
自
己
的

絆
腳
石
，
最
後
什
麼
事

就
都
辦
不
成
。
一
件
有

意
義
的
事
，
想
做
就
要

立
刻
行
動
，
只
要
您
這
麼
做
，
也
可
以
實
現

願

望
的
。
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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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束

潔
白
的
鮮
花
，
使
他
整
個
人
，

甚
至

住
家

環
境
都
改
變
了
，
這
真
是
他
當
初
所

料

想
不
到
的
。 

 

有
一
個

懶
散
的
人
，
頭
髮

亂
了

懶
得

梳
，
臉
上

髒
了

懶
得
洗
，
衣
服

臭
了

懶
得

換
，
而
且
連
家
裡
都
是

雜
亂
無
比
。 

 

有
一
天
，
一
個
朋
友
送
給
他
一
束
鮮
花
。
花
的
顏

色
雪
白
，
充
滿
生
意
，
散
發
一

股
清
香
。
他
接
了

過
來
，
覺
得
眼
前
一
亮
。 

  

他
靜
靜
的
欣

賞
這
束

潔
白
的
鮮
花
，
覺
得
美

極
了
，
不
知
道
該
放
在
哪
裡
，
於
是
想
起
那
個
放

了
很
久
的
花
瓶
。 

 

他
找
出
花
瓶
以
後
，
覺
得
花
瓶
太

髒
了
，
和
這

束
鮮
花
不
相

稱
，
因
此
他
先
把
花
瓶
洗
乾
淨
，
裝

了
些
水
，
再
把
白
色
的
花
束
放
進
花
瓶
。 

 

花
瓶
放
在
哪
裡
好
呢
？
桌
上
不
單
有
一

層
灰
，
還

擺
滿
了
物
品
，
放
上
鮮
花
實
在
很
不

調

和
。
於
是
，
他
把
桌
子
整
理
了
一
下
，
收

拾
得
乾

乾

淨
淨
。 

  

桌
子
收

拾
好
之
後
，
他

環
顧
屋
裡
，
發
現
四
處

散
落
許
多

雜
物
，
和
桌
上
的
鮮
花
形
成
明

顯
的

對
比
，
因
此
他
開
始
打

掃
環
境
。 

 
屋
裡
打

掃
好
以
後
，
他
坐
下
來
喝
水
，
往
外
一

看
，
卻
又
看
到
院
子
裡

雜
草

叢
生
。
他
覺
得
很

不
滿
意
，
就
拿
起

打
掃

器
具
，
清
理
院
子
四

周
。 

  

環
境
清
理
乾

淨
了
，
他
覺
得
心
中
無
比
舒

暢
。
他
回
到
屋
裡
，
轉
頭
看
見
鏡
中
的
自
己
，
和

潔
白
的
鮮
花
、
整

潔
的

環
境

格
格
不
入
，

於
是
好
好
的

梳
洗
、
打
扮
自
己
。「
我
以
前
怎
麼
能

忍
受
這
樣
的
自
己
和
生
活

環
境
呢
？
從
今
天

起
，
我
要
以
全
新
的
自
己
來

迎
接
每
一
天
！
」
他

自
言
自
語
的
說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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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
稻
米
收
成
的
季
節
，

農
村
總
是
充
滿
歡

樂
。
人
們
對
於

稻
米
有
著

濃
濃
的
情
感
，
因

為
這
一

粒
粒
白
亮
香
甜
的

米
飯
，
讓
一
家
人
得

以

溫
飽
。 

 

從
前
的
社
會
，
生
活
不
如
現
在
便
利
，
人
們
就
利

用

米
及

隨
手
可
得
的
食
材
，
做
出
各
式
各
樣
的

糕
點
。
長
久
以
來
，

米
食
點
心
與
人
們
的
生
活
和

節
慶
息
息
相
關
。 

  

年
節
期
間
，

蘿
蔔
糕
與
發
糕
是
必
備
的
年

菜
。
在

米

漿
裡
加
入
切
細
的

蘿
蔔
，
再

蒸

熟
，
就
變
成

蘿
蔔
糕
。

蒸
好
的

蘿
蔔
糕
無
論

是
直
接
沾

醬
吃
，
或
是
做
成

鹹
湯
，
都
同
樣
美

味
可
口
。
如
果
在

米
漿
中
加
入
糖
和
發
粉
，

蒸
熟

就
成
了
發
糕
。

蘿
蔔
糕
代
表
「
好

彩
頭
」
，
發

糕
有
著
「
發

財
」
的
意
義
，
這
些
全
是
人
們
對
於

來
年
的
期
望
。  

清
明
節
食
用
的
草

仔
粿
圓
圓

扁
扁
的
，
比
巴
掌
還
小
。
綠
色
外
皮
有
些
是
加
入

艾
草
做
成
的
，
有
一
股
特
別
的
香
氣
。

艾
草
有

保

健
的
功
用
，
清
明
前
後
，
正

值
春
夏
之
交
，

氣
候
冷
熱
不
定
，
人
們
食
用
草
仔
粿

，
就
是
希
望
身

體
健
康
。 

  

冬
至
一
到
，
大
家
都
會
準
備
湯
圓

應
景
。
一
顆

顆
小
巧
的
湯
圓
，
有
的
紅
、
有
的
白
，
是
用

米
漿

除
去
水
分
後
做
成
的
。
湯
圓
可
以
加
入

甜
湯
，
變

成

甜
點
，
也
可
以
加
上
青
菜
、
香
菇
等
食
材
，
成

為

鹹
湯
圓
。

寒
冬
中
，
熱
呼
呼
的
湯
圓
滿

載
著

幸
福
的
味

道
，
也
代
表
圓
圓
滿
滿
的
祝
福
。  

米
食
除
了
保
留
傳

統
，
也
隨
著
時
代
發
展
而
有

了
更
多
的
變
化
，
像
是

端
午
節
食
用
的

粽
子
，

鹹
粽
、

甜
粽
、
冰

粽…
…

種

類
和
口
味
五

花
八
門
，

應
有
盡
有
。
如
今
，
還
有
人
不
斷

推

陳
出
新
，
將
米
食
變
身
為

米

餅
、

米
蛋
糕
和

米
冰

棒
等
口
感
特
別
的
點
心
。  

老

祖
先

的
巧
思
及
現
代
人
的

創
意
，
讓

米
不
只
是

米

飯
，
還

展
現
了
多
樣
的
變
化
。
各
式

米
食
在
生

活
中
處
處
可
見
，
成
為
臺
灣
特
有
的

飲
食
文
化
。

米
食
點
心
的
香
氣
，
也
將
一
代
代

飄
送
下
去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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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

籍
資
料 

書
名
：
藍
色
小
洋
裝  

作
者
、

繪
者
：
張
又
然 

出

版
者
：
青
林  

出

版
日
期
：
西
元
二
○

一
七

年
六
月 

內
容
簡

介 

 

老

街
的

踩
街
活
動
就
要
開
始
，
穿
著
白
色

洋
裝
的
小
玉
，
卻

躲
到
樹
林
裡
哭

泣
。
因
為
她

只
要
穿
上
化
學

染
製
的
衣
服
，
就
會
全
身
過

敏
發

癢
，
沒
辦
法
和
同
學
一
樣
穿
上
花
衣

裳

遊
行
。 

  

在
樹
林
裡
，
馬
藍
化
身
的
精

靈
男
孩
用
神
奇
的

藍
色
顏
料
，
在
小
玉
的
白
洋
裝
畫
了
一
朵
小
花
。
小

玉
驚
訝
的
發
現
，
這
種
顏
料

竟
然
不
會
讓
她
過

敏
。
奶
奶
知
道
了
，
便

採
回
馬
藍
，
帶
著
她
一

起
做
天
然
的
植
物

染
料
。
做

染
料
時
，
小
玉
總
是

急
著
要

染
衣
服
，
奶
奶
卻
說
不
能

急
，
要
慢
慢

來
，
還
得
讓

染
料
「
吃
」

麥
芽
糖
呢
！ 

  

染
料
完
成
後
，
小
玉
和
奶
奶
將
布
料
放
進
去
慢

慢
的

搓
揉
，
把
原
本
白
色
的
洋
裝
，

染
成
美

麗
的
藍
色
小
洋
裝
。 

讀
後
心
得 

這
本
書

封
面
上
的
藍
色
小
洋

裝
，

印
染
著
大
大
小
小
的
花
，
與
天
空
交

錯
成

深
深

淺
淺
的
藍
，
讓
人
一
看
就

印

象
深
刻
。 

 

故
事
中
的
奶
奶
，
是
我
最
欣
賞
的
角
色
。
當
她
發

現
小
玉
心
中
的

渴
望
與
困
境
時
，
便
馬
上
行
動
，

製
作
天
然
的

染
料
，

染
製
成
藍
色
小
洋
裝
，
一

圓
小
玉
想
穿
花
衣
裳

的
夢
想
。
奶
奶
對
小
玉
的
愛
，

讓
我
覺
得

既
溫

暖
又
感
動
。 

  

原
本

好
奇
他
們

製
作

染
料
時
，
為
何
要
加
入

麥
芽
糖
，
後
來

查
資
料
，
我
才
知
道
這
樣
做
可

以

幫
助
染
料
發

酵
。
這
種
傳
統
藍

染
古

法
，
以
植
物
馬
藍
作
為
天
然

染
料
，
沒
有
化
學
成

分
，
環
保
又
對
人
體
無
害
，
在
在
展
現
了
前
人
的
生

活

智
慧
，
真
是
令
人

讚
嘆
。 

 

讀
完
這
本
書
，
讓
我
對
藍

染
文
化
產
生
濃
濃
的

興
趣
，
我
也
要
找
機
會
參
加
一
場
體

驗
之

旅
，

像
小
玉
一
樣
，
親
手

製
作
一
件
自
己
的
花
衣
裳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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鹿

港
在
大
家
的
記
憶
裡
，
是
臺
灣
中
部
最
古
老

的

商
港
，
在
爸
媽
的
心
目
中
，
則
是
難
忘
的
家

鄉
。
每
次
我
回
到
這
裡
，
就
好
像
穿
越
了
時
空
，
一

景
一
物
都
在

訴
說
著
往
日
的
時
光
。  

 

在
老
街
上
，
滿
眼
紅
色
的
屋
子
和
地
板
，
讓
穿

插
其
間
的
綠
色
樹
葉
顯
得

格
外
青
綠
透
亮
。
爸

爸
說
：
「
以
前

蓋
房
子
的
原
料
大
多
是
稻
草

拌

泥
土
，
紅

磚
在
當
時
是
非
常

昂
貴
的
建
材
，
這

裡
有
那
麼
多
的
樓
房
和
地
板
都
用
紅

磚

鋪
設
，

可
以
想
見
過
往
曾
是
多
麼

繁
榮
。
」 

  

這
裡
有
一

棟
雅
致
的
樓
房—

—

意
樓
，
曾

經
是
鹿

港
最
大
的

商

行
，
目
前
還
保

存
得
非

常
完
整
。
其
中
，
我
印
象
最
深
刻
的
是
樓
房

牆
上

有
個
「
圓
形
」
花

窗
，
代
表
著
對
子
孫
「
圓
滿
」

的
祝
福
。 

  

我
喜
歡
拉
著
家
人
走
進
九
曲

巷
。
這
裡

彎

彎
曲
曲
又

狹
窄
，
我
總
是
遠
遠
的
跑
在
前

面
，
然
後
躲
起
來
喊
著
：
「
來
找
我
！
」
好
像
在
迷

宮
裡
玩
躲
貓
貓
一
樣
。
鹿

港
靠
近
海
邊
，
海
風

雖
然
大
，
但
是
一
進
到

彎
曲
的
小

巷
，
風
就
變
小

了
。
此
外
，
以
前
這
裡
也
是

商
港
，
經
常
有
海

盜
出
沒
。
有
些
海

盜
在

彎
曲
的

巷
子
裡
轉
來
轉

去
，
一
不
小
心
就
迷
路
了
。
難
怪
媽
媽
說
，
九
曲

巷
除
了
可
以
防
風
，
還
可
以

防
盜
。 

 

「
半
邊

井
」
也
是
這
裡

著
名
的
景
點
。
這
口

井
一
半
在

牆
內
，
一
半
在

牆
外
。
每
次
來
到
這

裡
，
都
會
想
起
奶
奶
告
訴
過
我
們
半
邊

井
的
故

事
。
原
來
，
以
前
有
能
力
挖

井
的
好
心
人
家
，

蓋

圍

牆
的
時
候
，
故
意
把
半
個

井
口

露
在

牆

外
，
讓
沒
錢

挖
井
的
人
，
也
能
在

牆
外
打
水
。

奶
奶
還
說
，
她
就
是
喝
這
口
半
邊

井
的
水
長
大
的
。

 

 

我
愛
鹿

港
。
走
在
古
色
古
香
的
老
街
上
，
我
不

但
能
遙
想
當
年
的

繁
華
景
象
，
也
能
感
受
到
濃

濃
的
人
情

芬
芳
。 

   



第
七
課 

我
想
問
問
星
星
，
我
想
問
問

微
風
， 

誰
能
告
訴
我
，
未
來
還
有
多
遠
？ 

未
來
是
什
麼

模
樣
？ 

高

鐵
、
飛
機
和

輪
船
， 

載
著
我
們
的

足
跡
， 

移
動
到
每
一
個
地
方
。 

未
來
的
旅
行
，
會
不
會
搭
上
火

箭
， 

就
能
開
心

拜
訪
外
星
人
的
故
鄉
？ 

會
不
會
穿
越
一
道
任
意
門
， 

就
能
馬
上
到
達
目
的
地
？ 

打
開

網
路
， 

連
結
世
界
， 

在
不
同
的
國
度
，
我
們
可
以
彼
此
關
心
，
互
相
祝
福
。

 

未
來
的
傳

輸
， 

是
不
是
敲
一
敲

鍵
盤
， 

禮
物
就
從
光
速
機
裡
跳
出
來
， 

把
心
意
直
接
送
到
好
友
面
前
？ 

有
的
地
方

糧
食
充
足
， 

有
的
地
方

饑
荒
連
年
。 

未
來
的
食
物
， 

可
不
可
以
永
久
保
鮮
？ 

運

輸
的
方
式
， 

能
不
能
夠

瞬
間
傳
送
？ 

讓

糧
食
的
分

配
更
加
平

均
， 

讓
遙
遠
的
地
方
不

再
害
怕

饑
荒
。 

氣
候
變

遷
導
致
地
球
暖
化
， 

食
物
短

缺
造
成
全
球

糧
荒
， 

我
們
關
心
環
境
的

惡
化
， 

期

盼
解
除
地
球
的
危
機
。 

未
來
的
世
界
， 

能
不
能

善
用
科
技
的
美
好
， 

讓
大
家
遠

離
不
安
的
處

境
， 

攜
手
迎
向
幸
福
的
願
景
？ 

微
風
輕
輕
的
唱
著
歌
， 

星
星

悄悄
的

眨
著
眼
， 

讓
我
偷
偷
的
告
訴
你
， 

在
睡
夢
中
的
新
世
界
， 

我
已
經
看
到
未
來
的

模
樣
。 

 



第
八
課 

  

日
本

棕
熊
阿
布
到
臺
灣
拜
訪
黑
熊
小
黑
，
他
們

在
聊
天
時
，
一
隻
翠
鳥

迅
速
飛
過
，
快
得
讓
他
們

來
不
及
打
招
呼
。
阿
布
驚
呼
一
聲
：
「
啊
！
我
的

偶
像
。
」 

  

小
黑
好
奇
的
問
：
「
不
就
是
翠
鳥
嗎
？
」
阿
布
興

奮
的
回
答
：
「
日
本
新

幹
線
列
車
能
夠
順
利
問

世
，
他
可
是
大
功

臣
！
」 

  

小
黑
滿
臉

懷
疑
的
說
：「
真
的
嗎
？
」 

  

阿
布
接
著
說
：「
你
想
想
看
，
高
速
行
進
的
列
車
，

一
進
入

隧
道
，
便
會
發
出
比

雷
響
還
大
的

噪

音
，
而
且
新

幹
線
沿
線
有
很
多

隧
道
，
這
樣

乘
客
怎
麼
受
得
了
？

幸
好
研
發
團

隊
看
到
翠

鳥
捕
食
的
方
式
，

靈
光
一
閃
，
問
題
也
就
迎

刃

而
解
。
」 

  

小
黑
想
了
想
，
說
：「
我
知
道
新

幹
線
的
車
頭
尖

尖
的
，
既
然
你
說
跟
翠
鳥
有
關
，
應
該
是
模

仿
翠

鳥
的
嘴
形
，
但
是
我
不
明
白
，
為
什
麼

擁
有
翠
鳥

嘴
形
的
車
頭
，
就
能

解
決

噪
音
的
問

題
呢
？
」 

  

阿
布
自
信
的
看
著
小
黑
說
：
「
這
個
問
題
我
剛
剛

做
過
研

究
。
當
翠
鳥

俯
衝
捕
食
的
時
候
，
尖

尖
的
嘴
直
接

刺
穿
水
面
，
可
以
不

濺
起
水
花
，

而
且
能
安
靜
、
順
利
的
捕
捉
到

獵
物
。
你
想
想
，

新

幹
線
列
車
的
車
頭
多
像
翠
鳥
的

嘴
形
。
因
此

當
它
進
入

隧
道
後
，
不
但
可
以
快
速
通
過
，
也
不

會
發
出

巨
響
。
」 

  

小
黑
不

禁
讚
嘆
說
：「
啊
！
原
來
新

幹
線
的
車

頭
模

仿
翠
鳥
，
不

僅
能
讓

乘
客
免
受

噪
音
之

苦
，
也
能
讓
列
車
的
行
進
速
度
變
快
。
我
想
，
只
要

多
多
用
心

觀
察
，
就
能
找
到
解
決
問
題
的

靈

感
。
」 

  

池
塘
旁
涼
風
徐
徐
，
阿
布
和
小
黑
注
視
著
水
面
，

他
們
正
等
著
翠
鳥

再
度
出
現
，
準
備
跟

偶
像
打

聲

招
呼
呢
！ 

   



第
九
課 

  

「
你
去
過
哪
些
地
方
旅
行
？
」
臺
北
、
新
竹
還
是

阿
里
山
？
日
本
、

法
國
還
是
加
拿
大
？ 

  

大
約

兩
百
年
前
，
有
一
位
法
國
作
家
以
他
天
馬

行
空
的
想
像
，
在
故
事
中
設
計
出
一
顆
巨
大
的
空
心

炮彈
，
這
個

炮
彈
居
然
可
以

載
著
人
類
飛

往
月
球
。
○註 

  

為
什
麼
人
們
第
一
個
想
要
登

陸
的
是
月
球

呢
？
因
為
比
起
其
他
的
星
星
，
月
球
看
起
來
又
大
又

圓
，
它
也
離
地
球
最
近
。
西
元
一
九
六
九
年
七
月
二

十
日
，
這
個
願
望
終
於
成
真
。
美
國
太
空
船
阿
波
羅

十
一

號載
著
三
位
太
空
人
，
成
功
的
登
上
月
球
。

那
是
人
類
的
足

跡
第
一
次

踏
上
別
的
星
球
，
阿

姆
斯
壯
當
時
說
的
話
：
「
這
是
我
的
一
小
步
，
卻
是

人
類
的
一
大
步
。
」
至
今

仍
讓
大
家

津
津
樂

道
。 

  

從
那
一
小
步
開
始
到
現
在
，
人
們
一
直
努
力
與

嘗
試
，
希
望
能
知
道
更
多
的

祕
密
。
成
千

上
萬
的
太
空
探

測
器
被
送
到
太
空
，
為
人
們
探

索
答

案
。
大
家
都
想
知
道
，
滿
天
的
星
星
中
，

有
沒
有
哪
一
顆
星
星
的
環
境
和
地
球

差
不
多
，
可

以
讓
人
們
去
那
裡
旅
行
呢
？ 

  

人
類
太
空
旅
行
的
計
畫
可
能
成
真
嗎
？
美
國
太

空
總

署
公
布
太
空
旅
行
需
要
的
旅

費
大
約
是

十
八

億
元
，
雖
然

費
用
高
得
不
可
思

議
，
只

有
大
富

翁
才
能
開
啟
旅
程
，
但
是
已
經
有
太
空
探

索
公
司
打
算
研
發
更
適
合
的
飛
行

器
，載

送
更
多

的
旅
客
完
成
太
空
旅
行
。
這
樣
的
計
畫
到
底
能
不
能

成
功
呢
？
就
讓
我
們

拭
目
以
待
吧
！ 

  

人
們
對
太
空
的
好
奇
與

嚮
往
，
吸

引
更
多
人

投
入
研
究
，
這
就
是

催
生
太
空
旅
行
美
夢
成
真
的

重
要
動
力
。
總
有
那
麼
一
天
，
我
們
收
拾
好
行

李
，
寫
下
的
旅
遊
計
畫
就
是—

—

向
太
空
出
發
！ 

註
：
地
球
到
月
球
是
朱
爾
．
凡
爾
納
於
西
元
一
八
六

五
年
寫
的
科

幻
小
說
，
書
中
提
到
人
們

乘
坐
一

枚
由
巨
大
的
中
空

炮彈
飛
向

月
球
的
故
事
，
可
搭
配
習
作
聆
聽
練
習
的
內

容
，
認
識
作
家
與

作
品
。 



第
十
課 

  

從
前
，
有
隻
小
青
蛙
以
擁
有
一
口
大
井
自

豪
。  

有
一
天
，
小
青
蛙
開
心
坐
在
井
邊
唱
著
歌
：
「
我
家

寬
大
又
舒

適…
…

」

忽
然
，
他
看
見
不
遠
處

有
隻
大
海

龜
經
過
。
小
青
蛙
大
聲
驚
呼
：「
難

得

的
訪
客
，
請
過
來
，
請
過
來
！
」  
海

龜
聽
到
喊

叫
聲
，
慢
慢
的
爬
向
井
邊
。
小
青
蛙
得
意
的
說
：「
今

天
算
你
運
氣
好
，
讓
你
開
開
眼
界
，
參
觀
一
下
我
的

家
。
」
海

龜
探
頭
往
井
裡

瞧
了

瞧
，
只
見
井
底

一

灘
灘
長
滿
綠

苔
的
泥
水
，
還

聞
到
一
股

味
道
。
海

龜

皺
了

皺
眉
頭
，
但
小
青
蛙
根
本
沒

留
意
海

龜
的
表
情
，
接
著
得

意
的
說
：
「
住
在
井

底
，
既
可
以
在
水
裡
游
泳
，
也
可
以
到
泥
裡
打

滾
，
我
的
快
樂
無
人
能
比
！
」 

   

海

龜
一
聽
，

禁
不
住
好
奇
，

試
著
從
井
口

往
下
爬
，
可
是
腳
還
沒
伸
進
去
，
身
體
就

卡
住

了
。
海

龜
只
能
退
回
到
井
邊
，
然
後
慢
慢
的
說
：「
你

的
小
井
遠
遠
比
不
上
我
住
的
東
海
。
」
小
青
蛙
生
氣

的
說
：
「
你
別
小
看
我
的
這
口
井
！
海
？
你
口
中
的

海
有
多
大
？
這

附
近
的
池
塘
和
小
河
，
我
也
不

是
沒
見
過
！
」
海

龜
說
：「
大
海
一
望
無

際
，
用

千
里
不
能
形
容
它
的
寬

廣
，
用
萬
丈
不
能
形
容
它

的
深
度
。
我
住
在
又
深
又

廣
的
東
海
，
就
算
十
年

有
九
年
鬧
水

災
，

滾
滾
海
水
也
沒
有
加
深
；
就

算
八
年
有
七
年

鬧
旱
災
，
水
量
也
不
會
變

少
。
大
海
不
隨
時
間
的
長
短
，
也
不
因
雨
量
多
少
而

改
變
。
」 

   
「
大
海
真
的
有
那
麼
大
嗎
？
」
海

龜
離
開
後
，

小
青
蛙
一
再
回
想
海

龜
說
過
的
話
，
他
終
於

耐

不
住
內
心
的
渴
望
，
踏
上
尋
夢
的
旅
程
。
小
青
蛙
穿

過
樹
林
和
田
野
，
經
過
池
塘
和
小
河
，
日

夜
不
停

的
趕
路
，
累
了
就
休
息
一
會
兒
，
餓
了
就
吃
蟲
子
。

冬
天
到
了
，
小
青
蛙
躲
進
洞

穴
，
等
到
天
氣
暖
和

了
，
又
急
忙
趕
路
。
不
知
過
了
多
久
，
有
一
天
，
他

靠
在
石
頭
上
休
息
，
自
言
自
語
的
說
：「
老
青
蛙
呀
，

老
青
蛙
，
在
體
力

耗
盡
之
前
，
有
機
會
看
見
大
海

嗎
？
我
已
經
離
大
海
越
來
越
近
，
或
許
到
不
了
目
的

地
，
但

嘗
試
了
也
就
沒
有

遺
憾
。
」
老
青
蛙

沉沉
進
入
夢
鄉
，
夢
見
自
己
和
海

龜
一
起
來
到

海
邊
，
聽
海

龜
訴
說
著
大
海
的
傳
奇
…
…

。 



第
十
一
課 

故
事
便
利
貼 

  
 
 

本
篇
敘
述
夜
裡
睡
不
安

穩
的
李
白
，
在
月
光

下
思
念
著
家
鄉
。
月
亮

彷
彿
好
友
般
的
溫
柔
陪

伴
，
讓
詩
人
漸
漸
不
再
感
到

寂
寞
。 

  

你
喜
歡
月
亮
嗎
？
看
著
月
亮
的
時
候
，
會
想
到
什

麼
呢
？  

我
喜
歡
月
亮
，
喜
歡
在
夜
裡
靜
靜
欣
賞
它

的
模
樣
。
它
看
起
來
圓

潤
皎
潔
，
就
像
白
玉
做

的
盤
子
，
散
發
出
光
芒
。
它
「
時
胖
時

瘦
」
的
變

化
，
好
像
神
仙
在
天
上
表
演
著
魔
術
，
真
是
有
趣
極

了
！ 

  

關
於
月
亮
的
故
事
也
很
多
，
傳
說
月
亮
上
有
吃
下

長
生
不
老
藥
的

嫦
娥
、

搗
藥
的
玉
兔
，
還
有

不

斷
砍
著
樹
的
吳
剛
。
這
些
奇
妙
又
有
趣
的
內

容
，
總
是
讓
我
聽
得

著
迷
不
已
！ 

  

秋
天
的
夜
晚
特
別
寒
冷
，
我

躺
在
床
上
翻
來

覆
去
，
怎
麼
也
睡
不

著
。
天
上
的
月
亮
，
好
像

知
道
我
有
數
也
數
不
完
的
心
事
一
樣
，
悄
悄
從
雲

層
中
探
出
頭
來
關
心
我
。 

  

月
光
穿
透
房
裡
的
窗
，
在
床
前

灑
落
一
整
片
銀

色
的
光
芒
。
放
眼
望
去
，
還
以
為
是
地
面
結
了
一
層

又
一
層
的
冰

霜
。
我
起
身
推
開
窗
，
抬
頭
望
著
月

亮
。
這
一
輪
明
月
，
此
刻
也

映
照
著
我
的
故
鄉

吧
！ 

   

柔
和
的
月
光
，

勾
起
我
對
家
鄉
的
思
念
。
低
下

頭
，
記
憶
一

幕
一

幕
在

腦
海
中

浮
現
。
還

記
得
山
腳
下
有
一
條
閃

耀
著
點
點
波
光
的
小

河
，
河
邊
有
高
高
低
低
的
樹
，
四
季
變
換
著
不
同
的

造

型
。
每
當
一
朵
朵
小
黃
花
開
滿
枝
頭
時
，
就
像

掛
上
一

盞
盞
閃
閃
發
光
、
隨
風
擺
動
的
小
燈
。

我
經
常
跟
家
人

漫
步
其
間
，
欣
賞
這
一
片
美

景…
…

。 

  

春
去
秋
來
，
我
離
開
家
鄉
已
經
好
多
年
了
。
不
知

景
物
是

否
依

舊
？
家
人
是

否
平
安
？
大
家
是

否
也
會
想
起
我
？
這
樣
四
處
流
浪
的
日
子
，
究
竟

要
到
何
時
才
能
結
束
呢
？
晚
風
輕
輕
的
吹
，
吹
落
我

思
鄉
的

淚
水
。 

   

夜
更
深
了
，
天
上
的
雲

霧
慢
慢
散
盡
。
今
晚
，

有
月
亮
與
我
做

伴
，
讓
我
的
心
情
慢
慢
平
靜
，
眉

頭
漸
漸
舒

展
，
感
覺
不
再
那
麼

孤
單
了
。 



第
十
二
課 

故
事

便
利
貼 

  
 
 

本
篇
典
故
出
自
西
遊
記
，
敘
述
天
不
怕
、
地
不

怕
的

孫
悟
空
，
被
如
來
佛
收
服
的
過
程
。 

  

在
這
裡
，
我
只
能

乖
乖
待
在
原
地
，
日
日
夜

夜

望
著
天
空
，
數
不
清
過
了
多
少
日
子
。
我
想
念

陪
我
上
天
下
海
的

筋
斗
雲
，
我
想
念
和
我
形
影

不
離
的
金

箍
棒
，
我
想
念
從
前
呼
風

喚
雨
的
日

子
，
曾
幾
何
時
，
我

竟
失
去
了
自
由
。 

  

那
天
，
我
大
鬧
東
海
，
又

掀
翻
天
宮
，
把
玉
皇

大
帝
的
手
下
打
得
落
花
流
水
，
誰
都
不
是
我
的
對

手
。
正
當
我
洋
洋

得
意
的
時
候
，
遠
遠
的
傳
來
一

聲
：
「
住
手
！
」  

「
你
是
誰
？

敢
來
打
亂
我
老

孫
的
好
事
！
」

 

「
我
是
如
來
佛
，
是
來
收

服
你

的
。
我
們
來
比
個
高
下
，
你
如
果
能
逃
出
我
的
手

掌
心
，
天

宮
就
讓
給
你

稱
王
。

假
如
逃
不

出
，
你
就

得
好
好

修
行
。
」  

「
哈
哈
哈
！
我

的

筋
斗
雲
一
飛
十
萬
八
千
里
遠
，
你
輸
定
了
！
」

我
自

豪
的
說
。 

  

我

甩
了

甩
金

箍
棒
，
站
在

筋
斗
雲
，
再
跳

上
如
來
佛
的

掌
心
，
然
後
念
了
念

咒
語
，
用
閃

電
般
的
速
度
開
始
往
西
方
飛
去
。
飛
了
很
久
，
突
然

有
五
根
淡

橘
色
的
大
柱
從
雲

霧
間
升
起
，
擋
在

眼
前
，
我
怎
麼
飛
也
過
不
了
。
我
心
想
，
這
一
定
是

西
天
的

盡
頭
，
便
從
耳
裡

掏
出
金

箍
棒
，
吹

口
仙
氣
，
變
成
一
枝
毛
筆
，
在
中
間
的
大
柱
子
上
寫

下
「

齊
天
大

聖
到
此
一
遊
」
。  

回
到
如
來
佛

面
前
，
我
大
聲
的
說
：「
別
說
逃
出
你
的
手

掌
心
，

老

孫
我
已
經
到

達
西
天
的
盡
頭
，
還
留
下
了

記

號
呢
！
」 

   

「

記
號
？
你
說
的
，
該
不
會
是
這
個
吧
？
」

如
來
佛
邊
笑
邊
伸
出
他
的
手

掌
到
我
面
前
。  

我

簡
直
不
敢
相
信
自
己
的
眼
睛
，
沒
想
到
如
來
佛
的
手

指
頭
上
竟
寫
著
「

齊
天
大

聖
到
此
一
遊
」
。
我
看

苗
頭
不
對
，
正
準
備
開

溜
時
，
如
來
佛
一
把
將

我
抓
住
，
用
力
一
推
，
我
整
個
身
體
便
往
天
外

彈

去
，
一
道
刺
眼
的
光
射
向
了
我
。  

「

砰
！
」
一

聲
落
下
，
轉
眼
間
我
已
被
一

座
山
重
重
的

壓

住…
…

。 


